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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竽充数”，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成语故事。
说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齐宣王，喜欢听几百

人一起吹竽。南郭先生并不会吹竽，只是混在会
吹奏的人中间充个数。拿着竽，装模作样混在演
奏者中，冒充自己能够吹竽，“滥竽充数”。

后来齐宣王的儿子继位，他不喜欢听集体
吹，要听单独吹。混在乐队中，不会吹竽的南郭
先生混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地走人。

“滥竽充数”的主人公“南郭先生”，成为没有
真本事，靠“蒙混”在多数人中，冒充自己有本事的
人的代称，是中国历史上妇孺皆知的“明星人物”。

多年前，我也曾经当过这样的“南郭先生”，
即使现在想起来，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我的
南郭先生
经历

当3天技术工，后悔了好几年

春天涨水，河滩被淹
挑鹅卵石的苦工也干不成了

20世纪70年代，石油大会战下马，我和成千上万参
加会战的重庆青年一起回重庆。

当时，我们这一批年轻人，大部分无法安排正式工
作。22岁的我，父母已逝，生活无着落，不得不想办法挣
钱糊口，维持生计。

正值隆冬时节。冬季枯水季节，朝天门到东水门之
间，露出一大片河滩。河滩的鹅卵石是天然的建筑原
料，不少人在河滩上挖鹅卵石，用筛子筛掉河沙，再按不
同的规格将鹅卵石堆码好，每天都有各地来的木船停靠
在河边，收购鹅卵石。

船上的收购人员，按堆论价收购后，用石灰做好记
号。再召集等待在这里的挑夫，即现在称下力的“棒
棒”，按此鹅卵石堆，到船上运输路程远近，以认定的箩
筐，“挑”为计量单位，标明运费。

一挑一百多斤鹅卵石，挑上船，倒进船舱付多少钱，
明码实价。把鹅卵石挑上船，倒进船舱，就发给留有印
记的竹牌。一挑一块牌子，凭竹牌，当天结账。一挑运
费几分或一角多钱，一天下来，能够得到一块多钱。这
种“工作”，是当年唯一不需要街道劳动部门的调条，也
不需要任何手续的工作，只要你有力气就可以去挣钱。

我家在东水门附近，记得我花了八角钱，买了一对
专门用来挑鹅卵石的箩筐。这种箩筐绳只系了三面，其
中一面没有系绳，是为了方便快速“卸货”。使用这种箩
筐，把鹅卵石挑上船后，抓住箩筐一侧单边的一根绳，往
没有系绳的另一方，使劲一提，鹅卵石全部倒进船舱。
有了工具，我马上加入这一行列。

河滩上本没有路，就像鲁迅所说，走的人多了，也就
成了“路”。挑着一百多斤重的鹅卵石，在坚硬的鹅卵石
和软软的河沙相间的河滩上，深一脚浅一脚，像喝醉了
酒一样，一偏一歪缓慢地行走。

天晴还好，遇到冬雨绵绵，上船的跳板又湿又滑，真
可谓“上跳板，脚杆软，下跳板，脚杆闪！”用力挑上船时，
汗水把衣衫打湿。倒掉鹅卵石下船，阵阵寒风、冷雨袭
来，打湿的衣衫紧贴后背，凉飕飕，冷得哆嗦。不过每天
有一块多钱的收入，可以勉强度日。

但好景不长，这样的日子，没有能维持多久。春天
涨水，河滩被淹，只得另找门路糊口。

凭年轻力壮拿下最高平工工资
干完活连端饭碗都十分困难

邻居何开华是我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在一个工地上当
砖工组长。虽然也是临时工，但他技术全面，人缘好，说话

算数。经他介绍，我到工地做平工。
所谓平工，就是搬砖、挑灰桶、为泥

水匠及石匠等技术工打杂的小工。临时
工没有月薪一说，按天计酬，做一天工，得
一天工资，随时可以走人。

当时平工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级最
高1.50元一天，每级相差0.30元，依次为乙级1.20
元、丙级0.90元。每月1.50元的粮食补贴，按天折
算，一天6分。

五六十岁挑灰桶的大妈基本都只能拿丙级；同样是
五六十岁的大爷和三四十岁的妇女大多为乙级；只有年
轻力壮的小伙子才能拿甲级。俗称“幺五六”，即每日工
资一元五角六分。

不过拿到甲级并不容易，要力气大，两个人可以抬
起四袋水泥，也就是200公斤，而且短距离可以健步如
飞。两只手臂也要有力，这是甲级平工在“抄盘”作业时
所需要的。

说起“抄盘”，一般人可能不懂。这是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建筑行业的“术语”。当时建筑行业还没有使用已
经搅拌好的混凝土，一般小的建筑工地，也没有混凝土
搅拌机，只能靠人工搅拌。这种人力搅拌混凝土的操
作，称之为“抄盘”。

“抄盘”时，先将河沙、水泥按比例倒在一块2平方
米左右的铁板上。担任“抄盘”的两个人，脚穿长筒靴，
面对面站在沙堆的两边。手持平口铁铲，蹲马步站好，
挥动铁铲，一人一下，有节奏地将河沙、水泥翻动搅拌均
匀。然后将一大筐大约100公斤鹅卵石倒在铁板上，与
河沙水泥一起搅拌。一个有经验的人手持水管，在翻抄
的过程中适量加水。

加水和鹅卵石后的“抄盘”，是最耗费体力的繁重劳
动。一铲重量十多斤，每铲一下都十分吃力。而且，这
一过程，不能停顿，必须按照一定的节奏进行。否则水
泥就会凝固，而无法使用。在浇筑梁或者地板时，必须
连续作业，不能停下，才能保证混凝土浇筑的质量。

我拿的甲级平工的工资，“抄盘”是我的主要工作之
一。尽管我年轻，只有二十来岁，但这样的高强度劳动，
也吃不消。几次抄盘下来，双腿又酸又疼、坐下来都十
分困难，只能瘫倒在旁边的沙堆上。手臂疼痛得不听使
唤，连端饭碗都十分困难。

想歪门邪道当技工
才当3天“五级砖工”就露馅

当时，建筑行业中，泥、木、石工是技术工种，工资要高
一截。只要是这三种技术工，起步价就是三级。日工资
1.75元加6分钱的粮食补贴，合计1.81元，俗称“幺八幺”，
即每日工资一元八角一分。再加工具消磨费，泥工（砖工）
一天2分；木工、石工一天6分，其收入远远高于我劳累不
堪的平工工资，于是，我打定主意，学一个技术工种。

但木工需要推刨、凿子、锯子等一大箱工具；石匠也
需要手锤、錾子。而且，这两个工种相对砖工技术要求
更高，短时间无法学会。更要命的是木工、石工基本是
个人独立完成，技术优劣，立见高下。而砖工则不同，砌
墙时站在两边的师傅，将转角砌好，中间的几个人一起，
按照两边拉好的线，在中间一起砌。技术要求相对比较
简单，大家一起做，技术不行，也比较容易蒙混过关。

何开华送一把砖刀给我，利用搬砖打杂的空隙，跟
着他学抹灰砌墙。二三十天后，我就可以混在中间，参
与砌墙。

但要在街道办事处开具技术工种的调条，也不容
易，必须要有技术工种的证明或者介绍信。原来的办事
处，了解我的情况，尽管是临时工，但要把我作为砖工调
出，完全不可能。

当时，解放碑山城曲艺场外马路边的
地摊上，有卖“退字灵”的小贩。我找出原
在石油部门外出住宿的介绍信，花5分钱，
请小贩把介绍信上住宿事由，改成“派砖工

维修房屋”。于是我的砖工工种证明，就大功告成了。
好在当时同一个区，迁户口、劳动关系等都比较简

单，只要有落户的地方就可以了。我在另一个派出所上
了户口，再去办事处上劳动关系。凭此证明，我“摇身一
变”成为“有技术”的泥水匠。

说来也巧，在办事处登记为砖工的第二天，一个工
厂一下子就要12个砖工。这批人大多四五十岁，只有
我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这是我第一次以技术工人的身
份调出。

报到当天，施工员介绍这次任务是修建一个临时仓
库，要砌几十根独立砖柱。为公平起见，评定工资，不由
自己说，而是按照考核的结果来定。决定第二天测评考
核，砌“50亮杆”，叫大家回去准备。

我一听，头嗡的一下就大了，我只会和几个人一起
混在一起砌墙，什么“50亮杆”，建筑术语，完全听不懂，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赶紧跑到解放碑新华书店，在建筑技术类书籍专
柜，找到一本《砖瓦工》如获至宝。售价7分，犹豫再三，
对于囊中羞涩的我，仍然没有买。

就站在书店的书柜旁，迫不及待地找到“砖柱的砌
法”一节。原来，砖的长宽高分别是24、12和6厘米，两
块砖长48厘米，加上中间的灰缝，大约就是50厘米。所
谓“50亮杆”就是独立的50厘米的正方形砖柱。

我赶紧掏出小本子，把书上介绍的每一层砖的摆
放，砌砖时的要点一一抄下来。晚上，把本子上抄的摆
放图形、要点，反复背得滚瓜烂熟，牢记在心。

第二天一早，12个砖工排成两排，施工员一声令下，
大家开始砌砖柱的考核。我成竹在胸，按照《砖瓦工》教
科书规范进行操作，第一个完成五层砌砖的考核。

等所有的人全部完成，施工员来到我砌的砖柱，对
大家说：“你们看看李师傅尽管年轻，但只有他的操作规
范，符合施工要求。”在12个砖工中，我被评为最高的五
级，这使我兴奋不已。

第二天，我们在画好的基础线，开始单人独立操
作。砖砌到七八层，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施工员过来
巡视时，脸色也不好看。将近一米高时，明显感到柱子
开始倾斜，我用线锤吊线目测，已经歪了。

“天哪！”我暗暗叫苦。赶紧拿砖，对倾斜的砖柱使
劲敲，想尽快纠正。哪知用力过猛，“湿墙如豆腐”，砌砖
的水泥砂浆还没有凝固。只听见“轰”的一声，刚砌好的
砖柱一下子就倒了，砖头散落一地。大家听到“轰”的一
声，看到砖柱倒塌，一下子都围过来。我脸上红一阵，白
一阵，脑子一片空白。赶紧捡起地上的砖刀，推开围过
来观看的施工员和其他人，拔腿就跑。

连这三天的工资也没有领，就告别了我第一次以
“技术工人”身份，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生涯。

（作者系文史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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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石


